
安守朴素，独自沉欢 
■王 楠 

莫子是位平凡而清淡 的女子 ，喜欢 闲暇的时候背 

着相机在小镇上逛 ，或是 出游远方 ，一 只虫 ，一片叶 ， 

一 位老人 ，都是莫子镜头下的话题 。而这些生活中的 

小细节会成为莫子笔下的轻浅记录。比如一对卖大饼 

的夫妇 ，一次摘樱桃的快乐，一件绸缎旗袍 ，一件廉价 

的衣⋯⋯安守这些朴素 ．在这喧闹的世间 ，安度流年。 

有时候 ，我们无法做到在繁华处出离 ，却可 以选择在 

自己的内·心里清淡 。 

比如快乐 

每次从小街的饼铺前经过 ，总能看到那个卖油饼 

的年轻人快乐的面孔 ．总能听到他轻快 的歌声 。几次 

过后 ，我心里就纳闷 ，一卖饼的，天天围着饼锅转 ，三 

十六七度 的大热天，还要揉面做饼 ，身上沾着油 ，脸上 

流着汗 ，都这样了，还乐个啥?整天小曲儿不离 口，一 

副开心劲儿 。连吆喝都带着笑 ：“吃大饼了 ，新鲜的大 

饼 ，刚出锅的大饼 !”也许是 因为现在的人都喜欢沾染 

点快乐吧 。他 的生意特别好。不过我想 ，就算他不停地 

卖 ，也不知什么时候能攒够娶媳妇的钱 。 

一 次 ，我买饼 ，老远就 听到他快乐地 哼着小 曲： 

“妹妹你坐船头 ，哥哥我岸上走 ，恩恩爱爱纤绳荡悠悠 

⋯ ⋯ ”我心里笑着想 ，还不知你 的妹妹在哪里呢?他见 

我来 ，连忙说 ：“大姐 。买饼吧 ，刚 出锅的 ，松软可 口， 

保你吃着乐 。”我说 ：“好。”心里却想 ，真是离谱 ，还头 

一 回听说 ，吃油饼能吃出快乐来。 

我把饼拿 回家 ．晚饭 的时候 ．儿子嚼着饼说 ：“这 

饼真香 ，妈妈 ，明天我还要 吃。”老公也说 ：“这饼好 

吃。”爷儿俩开心地乐赞着 。奇怪 ，这饼很普通嘛 ，我 

咬了一 口，嗯，味道还真不错 ，想起了年轻人那张不帅 

气却随和快乐的脸 ，我的嘴角泛起了一丝笑意。别说 ， 

这饼还真能吃出快乐来。 

这一来二回的，我和卖饼 的年轻人熟了 ，渐渐地知 

道他的身世其实很苦。他是山西人 ，由于家里穷 ，娘在他 

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他和爹。从小 ，是爹一人把他拉扯 

大的。爹经常教他唱歌，他说 ：“儿啊，唱吧，开心的时候 

唱，不开心的时候也要唱．时间久了．你就会是快乐的人 

了。”他记着爹的话，每次和爹一起打饼的时候就唱着 

歌，慢慢地，他觉得他真的快乐了，不再想娘 ，不再在意 

小伙伴们对他不屑的眼神。不开心的事不去想 ，他知道 

了，不开心的事即使去想，即使去难过，还是不能改变什 

么。他安乐着自己的饼铺，打饼，卖饼。自在快乐。 

再去买饼 的时候 ．看到饼铺里多了个小媳妇 ，他 

们一个揉面，一个做饼。这个小媳妇穿着朴素，却清秀 

随和 ，和卖饼的年轻人倒有一副夫妻相。我再也不用 

担心卖饼的娶不上媳妇 了。经常看到他们夫妻俩一起 

说笑 ，打闹着。每次他们卖完饼 ，总会手拉手在街上散 

步，那份 自在的幸福快乐羡煞 了多少人 的眼 ! 

也许快乐真的很简单 ，只是我们把它复杂化 了。 

记得在一本书上看过这样一个故事 ，说一位拥有无数 

金银与美女的王子 ，整天过得不开心。一天他看到一 

个厨子唱着歌 ，脸上洋溢着幸福和快乐 ，他很不解 ，问 

宰相 。宰相说 因为厨子不是“99一族”。 

“99一族 ”是这样 一类人 ，拥 有 了很 多 ，却 不满 

足 ，为了个额外的“1”苦苦追寻 ，却忽略了已拥 有 的 

“99”。而厨子 ，有间草房 ，肚里不缺暖食 ，有贤惠的妻 

子和聪明健康 的孩子。所以，他满足，他快乐 ，他们一 

家人都很快乐 。 

其实 ，这些 ，我们都有 。比如宽容 ，比如善 良，比如 

感恩 ，比如幸福 ，比如快乐⋯⋯ 

山里的红樱桃 

休息 日，走进山里，和山风约会在五月的阳光里。 

来山里采摘樱桃 ，经过绿波连绵的 田野 ，在野花 

满径的路上 ，我放慢车速 ，让视野在 自然的风景里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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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那些绵绵的风景 ，没有经过任何雕琢 ，一任天边洁 

白的云拉开春 日的风 ，撒下最朴实的 自然气息 。给每 

一 个角落装点素妆 。一小撮红土 ，一小朵野花，以及一 

棵最普通 的树 ，也在鸟鸣绿风里释放出动人的灵性。 

山脚下是一个贫穷的村庄 ，每家每户的门前都有 

莹洁的槐花 ，素雅 的桐花 ，让我想起我的故乡，那个温 

暖的村庄 。 

不同的是 ，这里 门里门外都是樱桃。那些朴实的 

村里人看着我们开着车过来 ，只是憨憨地笑着 ，我过 

去问一位大叔，问他这儿哪里有可以采摘的樱桃 ，大 

叔黑黑的脸上笑开 了：“这家前院后 的樱 桃都可 以摘 

呀 ，我带你去我家吧 。” 

我随着大叔来到他的家，一个 山坡上 ，石头房子 ， 

石头院子 ，院前院后全是野花和果树 ，有桃 、杏 、石 

榴。还有挂满枝头的红樱桃 ，一粒粒在绿 叶间闪着媚 

眼，让人心里不 由地想亲近它。 

摘枝头上一颗又红又大的樱桃 ，放在手心里 ，欣 

赏着。那么盈润 ，那么水透。那红色像是被天边 的霞染 

过 ，温情 ，轻柔 ，浑然天成 ，翩然着丝缕 的梦幻。似乎 

顾盼着成熟的这一刻 。被我盈盈握住。 

我浅浅地笑 ，一种情丝翩飞 ，这 一刻 ，我握住 了 

你 ，你属于我。轻轻的 ，怕扬起的风吹散这一刻 的心 

情 ，我把红樱桃放人唇 间，清凉 ，滑润 。轻轻吮吸，甜 

甜的 ，略带些许 的酸 ，静静流入体内 ，我享受着生命的 

这一刻无比的甜美 ! 

站在边上的大叔还是憨憨地笑着 ，大声地说 “随 

便吃 ，随便吃”。他栽的樱桃被我们享用着 。似乎他 比 

我们还开心。 

吃完 了，我坐在路边石头上 ，任凭五月的绿风凉 

凉地吹过 ，撩起黑发于耳后 ，静静地享受从没有过 的 

放松 ，摘了脚边 的野花捧在手里 ，浅笑欢喜着。远处 ， 

青山白云 ，近处翠绿欲滴 ，果实丰硕 ，脚边 ，鸡儿悠然 

地散步 ，树上的鸟儿清脆地歌 唱着 ，野花的清香四处 

散漫着 ，树叶在阳光下透着水样 的光亮 ，斑驳的光影 

摇曳。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隐去，没有了烟火红尘 。 

日光微澜 ，清透了心田。临走的时候 。我带了一竹 

篮的红樱桃 ，两只土鸡 ，还有一笆斗的土鸡蛋 。大叔还 

是憨憨地笑着说 ，明年再来 。我也笑 ，明年一定还要 

来 

绸缎 

喜欢绸缎 ，喜欢那淡淡薄薄的惆怅。这种惆怅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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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枚金黄通透的叶 ，镶在秋的门楣上 ，那秋便是婉 

转的一幅画了。于是 ，这惆怅也是欢喜的 ，是女子藏在 

心里的一小段故事。那么绸缎便是有故事情节的了。 

张允和 。这个被称 为“最后的 闺秀 ”、被 唤为“先 

生”的“民国最后一位才女 ”，2005年秋在北京举办个 

人画展。报纸以《张允和 ：世间这样 的老太太不会再 

有》为题报道她的故事。九十多岁的张允和仍穿绸缎 

旗袍唱昆曲。我喜欢在闲时品味这样的女子 ，翻找她 

年轻时与年老时的照片 ，年轻时 固然是美 ，那美流光 

溢彩的。较之其年轻的美貌 ，我更爱她已老的容颜 ，那 

美是带着光阴与故事的 ，那美不在外表 ，而在魂魄了。 

满头银发着绸缎旗袍 ，唱昆 曲，尘世中 ，烟火外 ，这女 

子美如仙的。 

是啊 ，我这般凡俗女子是修不到那般的境界 ，但 

仍喜欢看女子着绸缎的衣 。绸缎贴着女子 的身体 ，生 

了风情，妩媚妖娆的，是 电影的镜头里 ，她与他 的初相 

见，于是故事开始了，主角是她和他。 

在乌镇水乡行走的时候 ，一转身看到春里柳下有 
一 女子长发垂肩，着短款的旗袍 ，手拿画笔 ，在画对面 

烟波里的粉墙黛瓦。从没见过这般写生的女子 ，我的 

目光落在她粉艳的旗袍上 ，真是婀娜水嫩呀，是那柳 

上的一朵嫩新芽吧?是风摆杨柳的风情吧? 

我从来都是穿着布衣 ，所 以，总认 为绸缎 和旗袍 

与我是隔着距离的，不可触摸 的。可那一刻 ，我觉得我 

是那样地欢喜 ，那样地热爱 ，原来一直藏在心底的那 

朵明媚一直相随 。像某个恋情 ，说不爱了 ，真的不爱 

了。可遇到欢喜的男子 ，心又开出花来。那隐在心底的 

心思又开始为他欢喜 ，为他忧。 

回到家里 ，我便买 了一块绸缎 的料子 ，去做了一 

款旗袍 ，也在初春的时候穿 。春如线 ，春如线呢，我 

呢 ，我也是春如线般美丽了吧。春的阳光透过云层照 

在我的绸缎上 ，便感觉 自己是春里的一朵花了。但是 ， 

绸缎不比布衣 ，要处处爱惜着。慢慢地 ，到底是惹恼 了 

我的耐心，把它冷落在我的衣柜里了。 

可是 ，我们住 的小镇上。那个摆地摊的女子 ，也着 

了绸缎的衣。是粉粉的绿 ，上面有暗红的花枝。她常常 

坐在摊子前 ，不笑不语 ，头发梳得精致高雅。开始的时 

候 ，有很多人议论她 ：一摆地摊 的，装什么风情?可她 

依 旧不语 ，依 旧常常穿她绸缎的衣 ，依 旧把她长长的 

黑发高高挽起 ，依旧把她的手工一件件摆在地上。她 

的手工真是漂亮啊 ，新颖而独特，价格又便宜。后来 ， 

几里地都知道这条小街上有一位穿绸缎旗袍做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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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子。再后来 ，我知道 了她原是哑巴，为了哥哥的婚 

事 ．才嫁 了我们镇上 的二傻。 

几年后女子 的手工登上了报 ．不久她便被上海的 

一 家大公 司请 了去。去的时候 ，她没有别 的要求 ，只求 

带着她的丈夫二傻。 

我明白一些气质是与生俱来的 ，像这把绸缎 ，她 

是凉性的 ，她是孤独 、清艳的，但她是明白自己的情节 

与结局 、坚韧与责任 的。 

忘不 了电影《阮玲玉》中阮玲玉 的饰演者张曼玉 

在剧 中的一个镜头 ，她点着 一支烟 ，仰起头慢慢 吐， 

慢慢吐 ，烟雾后那张俊美 的脸朦胧 了再朦胧 ，掐 了 

烟 ．起身离去 ，腰间旗袍里那朵暗色的花朵随着她 

的腰肢扭 动 ，盛开 。这样 的女子 ，怎么会没有故事 

呢 ? 

娘有一块红绸缎 ，是结婚时的盖头 。我清楚记得 

每次夏末娘晒棉衣时 ．都会把封在塑料 口袋里的那块 

绸缎拿出。娘一边抽着旱烟袋 ，一边抚摸着红盖头 ，我 

和姐姐们若要是抢 了去 ，娘便会真的生 了气 的。只一 

小会儿 ，娘只是看一小会儿 ，又会把那块绸缎封在塑 

料 口袋里。现在娘和爹都七十多岁了 ，年轻时总看不 

起娘的爹 ，终是收了性子 ，很耐心地照顾着坐轮椅 的 

娘。娘老了，却爱笑了，再不见她拿她的红盖头 了。 

我依然穿布衣 ，依然喜欢在小河边席地而坐。但 

仍喜欢绸缎 ，像一把 旧光阴 ，艳在了过去 ，隔着时光 ， 

依然能感觉到它的清绝与坚守。 

廉价的衣 

喜欢廉价的衣物 ，喜欢那份随意 、自在。穿在身 

上 ，两相愉悦 ，游刃有余 ，相互归宿。总会在人挤人 ， 

混杂着各种气味的小摊上挑选 。心里有彻底的放松和 

欣喜。 

记得夏季 ，五元钱买 了一件绿色的小衫。那种 

绿 ，是春天吐出的单纯与清脆 ，明亮 ，自然 ，优雅 。那 

件小衫在 大大的拥挤的竹筐里被别人 摸起又放下 ， 

放下 又摸起 。我却是一眼看 中 ，拿起 ，彼此相望 ，印 

在心底 。 

于是 ，带 回家 ，用手洗 ，把别人手上沾染的气息一 

一 洗净 ，这件绿衫便独 自属于我。晾干了以后 ，穿在身 

上 ，那面料柔柔滑滑 ，时不时地与肌肤相抚 ，让我有舒 

适 的感觉 。找出一条黑灰色的粗布裤子 ，裤腿轻轻束 

起 ，配上一双休闲凉拖 ，看着镜 中的 自己，心翼如蝶 ， 

季节的光鲜处 ，便可 自由来去 。 

经常地 ．逛街 的时候 ，去那些不起眼的小店里。一 

些廉价的衣物，一堆一堆地随意放置。不像商场里名 

牌的衣 ，要搭配好 ，放在柔和的灯光下 ，衬托它的精致 

美。这些廉价 的衣 ，没人问津 ，像心底的一个秘密 ，可 

以随我隐去 ，等我把它的灵魂唤出 ，它会心甘情愿地 

与我相随相伴。 

我总觉着 ．衣 的美在于穿着的人与它 的灵魂相 

亲 ，并彼此共同地烘托 ，由此 ，来理解灵魂深处一种内 

在的精神。如果不能达到彼此的共鸣 ，哪怕再华美的 

衣 ，我也宁可不穿。 

像我那件昂贵的羊绒大衣 ，一直在衣柜里高高搁 

起 。我知道 ，它不属于我 ，我也不属于它 。无论穿上 

它 。或是挂起它 ，我们都显得各 自孤独与落寞。与这样 

的衣 ，是两个不爱的人 ，得不到灵魂的顺畅。 

而这些廉价的衣 ，让我觉得 自由。它们如此平凡 ， 

和我如此亲近。也许彼此灵魂里有本性的单一和随意 

吧。像我这样的女子注定一辈子安然无为，这倒也好 ， 

可 以随心 自在。 

但生活的种种处处 ，偶尔也会有伤心处 ，像一粒 

沙找不到可依靠 的岸 。这样 的时候我会走 出家 门 ， 

去街深处的小店里 。寻与我一样 的灵魂 。细细挑选 

喜爱 的廉价的衣 ，握在手心里的时候 ，得 以倾诉 。一 

遍遍地看 ．一遍遍地面对 。心里 的阴暗与不安就在 

彼此 的期待里慢慢 消失 。于是 ，相遇 ，相知 ，并从此 

相互抚慰。 

这些廉价的衣 ，因为廉价 ，所以，我不在意我把它 

送给谁 ，而它也不会在意我把它送给谁 。其实，无论送 

给谁 ，它也 只属于我。那时的初相见 ，我们只一 眼，便 

彼此理解与相信。那么 。它在哪儿，我在OPJL，又有什 

么打紧呢?它记得 ，我记得 ，那些相对无语 ，却相知相 

拥 的时光 ，就好 了。 

因了这些廉价的衣 ，岁月里。有了一些朴素、平淡 

而干净 的快乐。 

一 路走来 ，从爱上摄影 ，爱上在生活细微处欢喜 ， 

浸在其中 ，悟其道 ，明其理 ，渐渐与生活和解 ，也让 自 

己柔和 ，有 了韧性 ，让心性更贴近爱 ，贴近朴素 ，贴近 

光亮 ，贴近生活的种种处处。 

不为 了利益而急急地赶路 ，等一等 自己的灵魂。 

我放慢了脚步 ，迎着阳光 ，迎着 轻风 ，在 素淡 的岁月 

里，像一株植物随喜而生，安守朴素，独自沉欢。圃 

(作者单位 ：江苏省徐州市铜 山区张集镇小学中 

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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